




地名传说

九斗山和白鹿城

老早，天上有九颗角斗形的星，叫九斗。这九斗星，日转夜

转，勿晓得转了多少年，慢慢地转勿动了。

一日，掌管星辰的斗魁母来查看星辰运行，一见九斗星转动

恁 慢，就提起神鞭要抽，这时忽地飘来了一朵彩云，原来是王

母娘娘差天仙女来请斗魁母赴蟠桃宴会呢。

斗魁母收拢神鞭，转身对一个星官说：“你要看管好九斗，等

我回来再算账。”吩咐停当，就同仙女一起去了。九斗星见斗魁母

走后，眼泪汪汪地求星官说：“小星官呀，我们老了，实在转勿动

了，求求你开个恩，放走我们吧！”

星官蛮为难，说：“九斗老人啊，我若是放了你，斗魁母回来

晓得了，我就没好结果呀！”

星官旁边有头白鹿，心肠好，就说：“星官，你有难处，让我

来帮助九斗老人好了。”白鹿说后，朝上一跳，就背起九斗星朝东

南方向奔去。

只那

再说斗魁母吃了蟠桃宴，满面春风驾云走归。一看星图，咦，

九斗星座勿见了？精细一看，这九斗星正被白鹿驮着，已

经逃到天边了。这还了得，斗魁母火冒三丈，提起手中的神鞭，赶

上前去，朝着九斗星狠狠抽去。

这一抽，真厉害，白鹿痛得惊跳起来，九斗呢，坐勿稳了，从

恁：这样。

只那：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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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背上滚了下来，一滚二滚， 从天上滚到凡间，落在一块勿冷勿热

的地上。这块地，后来就叫做温州。

九斗星一落凡间，就失去了光焰，变成了九座山。这就是温州

城底的积谷、华盖、海坛、郭公、松台、巽吉、灵官、黄土、仁王

九座山。白鹿呢，自晓得闯了祸，回勿了天宫，也就依靠在九斗

山边。

过了千万年后，人间成了晋朝的天下。这时节，有个叫郭璞的

人，来到了温州。这郭璞勿是别人，就是那个小星官，因前次管勿

牢九斗，被斗魁母贬到人间转世的。

缘故，造了几回，塌了郭璞要在温州造座城，勿晓得阿尼

几回。这日，他为此事正烦恼着，忽然跑来了一头衔花的白鹿，在

他身边转了三圈，又朝前面跑去。郭璞奇怪了，追去一看，只见这

白鹿围着九斗山跑，跑了一圈又一圈，它跑过的地方，都留下一个

个光闪闪的脚印。

郭璞晓得，这是神鹿在指点他呢。他就沿着白鹿跑过的地方，

造了一座斗状的城，这座城，后来就叫做了“白鹿城”。

讲 述 ： 林 元 娒 （

记 录 ： 柯 国 臻

采录时间地点： 月

岁 文 盲

岁　　　　大专

年

广化街道　　菜农）

温州市图书馆干部）

鹿城区广化街道

阿尼：什么。



五 马 街

很久以前，温州五马街勿是叫五马街，也勿晓得叫阿尼。听人

讲，住在四圈的老百姓，每日夜里都听见一阵阵“得得得”马跑过

的声音。开门一看，又勿见马的影子。

那时候，这条街上住着一个打草鞋的老人。老人屋外有一块石

头。每日打草鞋时节，他把草放在这块石头上慢慢捶软。石头是青

色的，因为捶得长久了，光溜溜，也蛮好看。

一日，有个人看着这块石头，就去对老人说：“老伯伯，你这

块石头卖给我吧，我给你五两银子！”

老人听了有些奇怪，摇摇头：“我勿卖，这块石头是我捶了好

多年，捶熟了，舍勿得卖。”

好多看闹热的人，都觉得这人要花恁多的银子买一块石头，实

在奇怪。

那人走了，老人勿放心，怕石头被人偷去，就把石头搬到屋

里来。

过了三日三夜，那个客人又来了，他带来更多的银子，想请老

人将石头卖给他。

那客人一看石头不见了，很着急，赶紧问老人。老人告诉他，

已经搬到屋里来了。

“几日了？”那客人慌张地问。

“三天三夜。”老人说。

你就白送给我，我也“唉！”那客人叹了一口气，说：“格格

勿要了。说实话，我是采宝客。你这块石头上有五匹马，石头放在

外面，马日日有露水喝，又吃了你日日捶的草，所以长得活泼健

壮。格格你把石头搬到屋里，五匹马没露水喝，一定都渴死了。”

说着，那采宝客就把石头一翻，果真石头上有五匹马的影子，

格格：现在。



年　　鹿城区温州一中

只是勿动了。

听的人都为老人可惜，说他运气勿好。老人呢，一点勿在乎。

他想：“以前我勿晓得它是宝贝，我当做宝贝恁爱它。格格这五头

马勿动了，我捶草还是照样便当，还像块宝贝嘛！”

以后老人照旧勤勤恳恳打草鞋卖，照旧用这块石头捶草，一直

到死。

老人死后，大家叫老人住的这条街为“五马街”。

讲述：王文范（高中　　　　原温州一中学生）

记录：陈玮君（大专　　　　温州一中教师）

采录时间地点：



麻行僧街

早年，温州西郭江边的一个破殿角里，住着一个十三四岁的细

儿 ，阿爸死了，阿妈呢，也嫁了人。他日日沿街讨饭，大家都叫

他“讨饭娒”。

有个来化缘的陀头寺老和尚，看这细儿恁苦极，就收他当徒

弟，起个法名叫性善。

性善日日跟着师父念经拜佛，扫扫山门劈劈柴，初一十五出去

化缘，日子过得快快活活。一日，有个中年施主到陀头寺烧香，看

这和尚蛮秀气，还有点面熟，一问，才晓得他是自己外甥儿。性善

的舅舅外出多年，这回做苎麻生意，赚来点钱，新近才回温州。他

恨阿姐太狠心，抛下亲生骨肉勿管，想要把外甥领回去抚养。好在

性善年轻，还未求戒，老和尚也就乐得放他走了。

性善在舅舅苎麻店里学生意，蛮勤力巴结。过了几年，他长到

十八九岁，舅舅见他聪明忠厚，叫他出外进货。性善勿怕雨打日头

晒，勿怕风吹落雪冷，常常到乡下山底收苎麻。

原来这个老人是附近地方的徐员外，

有回，性善到龙泉去收苎麻，装了满满一只舴艋船儿，正要

开船起运，忽然看着一个老人跑到埠头，满头大汗，上气勿接下

气，高喊：“慢点开船，慢点开船！”咦！这老人有阿尼事？性善

钻出船头一问，才知底细。

向来做苎麻生意，膝下有个千金小姐，名叫巧云，平时有空也捻

点苎麻。那日性善上门收苎麻，徐员外叫人搬出一批捻好的苎麻

筒，一称，一百斤还缺几斤，他想凑个整数，就到女儿房间里寻

出几个苎麻筒凑上。这一日巧云小姐凑巧到外婆家去嬉，第二日

回来，勿见了苎麻筒，呜呜呜哭了。梅香把这事禀报员外，员外

才晓得巧云把私己的金银首饰藏在那几个苎麻筒里。员外听了，

立刻慌慌张张跑到城里客栈寻买麻客，一听苎麻快要起运，就一

细儿：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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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长流！“性善点点头，谢过岳父，和巧云两人向阿爸拜

口气赶到埠头来。

其实，性善也勿晓得苎麻筒里有金银首饰，他听了徐员外恁一

讲，就赶忙找出来送还给徐员外。

徐员外觉得这后生老实忠厚，心里就有了几分的喜欢，徐员外

想留他在家住几日，他勿肯。后来横讲直讲，他才答应只宿一夜，

明朝天光就开船。

巧云小姐晓得买麻客送还首饰的事，心里万分感激。徐员外问

明了买麻客的姓名和身世，进内跟女儿嘀咕了一阵，出来对性善

说，要把女儿许配给他。性善一听，赶紧说：“用勿着，用勿着！”

徐员外问为阿尼，他说：“我家里上无片瓦，下无一个稻杆桩，小

姐跟我会吃苦头的。”徐员外笑笑说：“我拣女婿，只拣人勿拣银。

只要你答应，吃穿的事勿用愁。”讲了一箩话，性善才拜了岳父。

徐员外的老伴早已去世，只有巧云这个独生女，格格看中了性

善恁好儿郎，巴勿得他们早日成双成对，决意叫巧云第二日就跟性

善一同到温州成亲。岳父大人恁固执，性善难拗，也只得低头应

承了。

第二日，巧云小姐打扮停当，跟性善一道上船。徐员外叫佣人

担着一担苎麻袋，亲自送到了江边埠头。临别时，徐员外满面笑

容，对性善和巧云说：“阿爸冇别的嫁妆，只送给你们一担苎麻袋，

里面是梳妆盒、面盂、脚盂这些零碎物事。只盼望你们勤俭做人

家，

了三拜，就开船了。

，这是阿爸

一路顺风顺水，三日三夜船到温州。性善和巧云打开了那两只

麻袋一看，梳妆盒里、面盂里都是金手镯、金脚链

一片心意呐！

性善把在龙泉经过的事一五一十向舅舅讲，舅舅听了也非常快

活，拣好日子，办起喜酒，新郎新娘拜堂成亲啦。

成亲后，性善一对小夫妻买上店面，开起了苎麻行，生意一日

比一日兴隆，人人称赞性善品德好，有好报。由于性善当过和尚

儿，做苎麻生意又出了名，后来温州人就把这条街叫做“麻行



：陈春贵（

：杨柳（

讲 述

记 录

采录时间地点：

广化街道　　　　小商贩）

温州市机关干部）

鹿城区广化街道月年

岁　　　　高中

岁　　　　高小

僧街。”



百 　　里 坊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洪武爷打天下，带领大军打到温州。当

时，温州城内元军防守严密，洪武爷攻了三年，攻勿下，心里十分

烦闷，就和军师刘基商量。刘基通晓天机，晓得朱洪武是天狗转

世，沉思一下说：

“要攻下温州城也勿难。温州是白鹿城，白鹿最怕狗的，只要

主公肯屈尊趴在地上做狗叫三声，温州城就不攻自破了。”

洪武爷一听，恼火了：“只那？叫我趴在地上做狗叫，岂勿失

了体统，被天下人耻笑，真真岂有此理！”

刘基笑了，说：“主公勿肯，我也有别的法子可想了。”洪武爷

想来想去，为了打天下做皇帝，只得同意了。心里呢，很勿快活，

狠狠地道：“城破之日，我定要血洗温州城，杀它个方方百里。”

洪武爷在温州城的山脚门处，趴在地上“汪！汪！汪！”做狗

叫了三声，果然城墙就塌了五十丈。后来这地方就叫“五十丈”。

洪武爷一声令下，大军拥进了白鹿城，勿论男女老少，见人就

杀，只杀得天昏地暗，横尸遍地。

洪武爷正杀得性起，忽然，天上飘下一张字条，拾起一看，上

面写着“万岁抬头”四个字。接着天上又飘下一张字条，写着“百

里方”三个字。洪武爷正惊疑不定，刘基忙道：“禀告主公，已经

杀了方方百里，不能再杀了。”

洪武爷觉得奇怪：“只那，才杀了一会儿就方方百里了？”

刘基说：“天上飞来的两张字条，勿是明明告诉主公，这里已

经是百里方吗？天意如此，主公违拗勿得呀！”

这两张字条真是从天上飞来的吗？勿是的。有人说，刘基是温

州人，那日听洪武爷说城破之日要杀方方百里，觉得恁杀，温州人

都会被杀光。他晓得洪武爷这人说了就勿会改，就偷偷地准备了那

两张纸条，假借天意来劝阻。

这个地方就叫“万岁洪武爷冇法，只得下令停止杀戮。从此



记 录 ： 胡 崇 刚 （ 岁　　　　大专

月

抬头”和“百里坊”。

年

讲述：潘国华（已故　　　　中专

采录时间地点：

温州颜料化工厂　　技工）

温州群艺馆　　　　干部）

鹿城区沧河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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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池 坊

华盖山附近，有条巷叫墨池坊。说起这条巷的来历，据说和张

阁老还有关系呢。

张阁老告老还乡后，住在温州城底。这一年，张阁老做寿，地

方上官吏都想趁这个机会，奉送贺礼，向他巴结讨好。明送贵重礼

品呢，怕阁老大人勿肯收受。为这事，那些官吏伤透了脑筋。

有个县官，点子多，想出了一个办法来。他派人专程到了安

徽，托徽州墨店特制了一批上等徽墨，把金条嵌在当中，外表看

去，它与一般徽墨冇两样。

张阁老的寿期到了，官吏们送来勿少珍贵礼物，他真的一概不

收，只有这县官送来的徽墨，因价钱有限，阁老收了。那县官见阁

老单收他的寿礼，心里十分得意。

同僚晓得后，都眼红了，千方百计地打听那徽墨的来头，结果

他们晓得了其中的奥妙。恁一来，大家都学着这个办法。连夜在温

州仿制这种金墨送进张府。张阁老见徽墨既已收受在前，不便谢

绝，也就一概收了。收来恁多的徽墨，用处又勿大，阁老就差人把

它通统搬到一间楼阁上。

几年后，张阁老的外甥孙要上学读书了。他的女儿想起阿爸做

寿时节，别人送来那些上等墨，就去讨。张阁老说：“墨放在楼阁

上，要用，去拿好了。”她就去拿来好几条给自己的儿子用。哪晓

得这墨刚磨几日，里面的金子就露出来了。她瞒着阿爸，把那批金

墨统统拿了过来，掼进自家花园中的一个池塘里面浸泡。几日以

后，外面的墨溶在水中，剩下全是光闪闪的金子。

从此，池塘里的清水，变成了墨黑的墨水，后人就叫这池塘为

墨池，墨池所在的地方，就被叫做“墨池坊”了。

岁

年

温州市工人业余大学　　　　退休干部）

大专

月

温州市图书馆干部）

鹿城区县前巷采录时间地点：

记 录 ： 陈 声 远 （

讲 述 ： 陈 权 （ 已 故



花 　　柳 塘

温州东门涨桥头，住着一个叫柳娒儿的人。这柳娒儿平日靠卖

青盐橄榄，维持一家人生活。一年到头勤力节省，还是双手空空。

这一年年三十，财主人家都放炮仗，摆分岁酒，快快活活过

年。柳娒儿一家呢，镬灶冰冷，细儿哭叫，他老婆挂着眼泪，只是

叹气。柳娒儿怕人家来逼债，当日五更，就溜到外面避债去了。

他走呀走，走到一座土地庙，脚刚伸进庙门，只见神橱下早宿

着一个人。柳娒儿问他在这里做阿尼，那人说自己姓花，住在西郭

外，因做木材生意蚀了本，只得到这里避债。柳娒儿一听，也把自

己欠债避难的事对他讲了。姓花的就问他欠了多少债，柳娒儿说欠

了五十个银番钱。姓花的听了就说：“老弟，这五十个银番钱好解

决。呶，我身边还有，你先拿去还债，走归与家人团聚。”柳娒儿

笑了笑，说：“人客，勿开玩笑，你自欠的债也还未还嘛！”姓花的

打断他讲：“哎呀，我勿是欠几十，是好几百呀，东借西借还是凑

勿拢。唉！两家受苦勿如我一个人受苦好。老弟，勿推三阻四了。”

讲，就收下了。柳娒儿见他

走归，一踏进屋里，只见那班讨债的人都挤在房间里，见他进

来，都围拢讨债，柳娒儿兜里有钱，也就客客气气地一个一个还清

了债，打发他们走了。

讨债的走完了，柳娒儿从兜里摸出银番钱点一点，还剩下十五

个。他老婆觉得奇怪，忙问他这些钱的来源，柳娒儿就把经过讲了

一遍。他老婆说：“世上还有恁好的人，真是难得！哎，你快去把

他请来一起过年吧。”“讲是，讲是！”柳娒儿边讲边摸出五个银番

钱，吩咐老婆买菜、舀酒，他自己跑去请那个大恩人。

一会儿，大恩人请到了，他老婆也从菜市场里买来了一条大鲤

鱼，活鲜鲜的，嘴还一张一合地动着。柳娒儿拎着鱼，到后门塘河

埠头去杀鱼。正想动手刮鳞，哪里晓得手一滑，鱼溜到河里去了。

他就跳落水去摸，左摸右摸，鱼就是摸勿着。奇怪了，脚下只那会



柳娒儿得到了这些钱财，就对姓花

记 录 ： 陈 德 光 （

采录时间地点： 年

有“啷啷”声。他双手伸到脚下去摸，摸上来一看，哎呀！是光溜

溜的银番钱呀，柳娒儿快活煞，还叫姓花的恩人一起摸，两个人在

塘河里摸了半日，摸了满登登三四箩儿。

的恩人说：“这财应该是你

的，你拿去还债吧。”姓花的讲：“动勿得，这财是你先摸到的，归

你。”

两个人推来推去，柳娒儿老婆讲了：“勿推，勿推，听我说，

若勿是恩人，勿讲会得来恁多银番钱，这年还勿晓得只那过呢！钱

嘛，依我看，你先把债还清，剩下的呢，这拿来翻修这条塘河。”

两个人一听，都觉得这办法好。正月一过，就雇人来修塘河

了。塘河修好了，还有银番钱多出，两人又造了座娘娘宫。地方上

晓得了，都讲他们品德好，就把这条修过的塘河叫做“花柳

塘”了。

讲述：何玉（女　　花柳塘

岁　　　　高中

居民　　　　已故）

退休干部）

月 鹿城区花柳塘居委会



纱　　帽 河（一）

五马街南面的一条巷弄里，住着一户人家，男人姓沙，名字叫

茂和。他阿爸是开洋货号的，生意兴隆，伙计、学徒总共有几十人

吃饭，家私做起蛮厚实，是个闻名温州的殷富人家。

茂和娶了老安 ，叫郁金妹，生了一个男儿，家庭和睦，日子

过得糖甜蜜滴。茂和读过几年书，会写会算，平时在店里管账。开

头还不错，后来和一班不正经的朋友厮混，吃、喝、嫖、赌，四个

字都沾上了。恁一来，家私败尽，店也关了门，伙计、学徒统统打

发了。他父母呢， 也被活活气死了。

父母双亡，无人管束，茂和更加放荡，把家中衣物卖的卖，当

的当，连自己住的三间楼房，也给典了还债。

这一日，他在外面赌输了钱，闷声勿响走归，倒在床上。老安

一见他，哭着骂道：“你这短命鬼，家财都败在你手里，阿爸、阿

妈夹活气死，格格你把老安、儿子也卖了，再去赌呀！”老安越讲

越冤心，掀起被头，抓住茂和的光脚板，张开嘴巴，一下子咬断了

他的大脚趾头。茂和痛得翻个身，滚下床来，爬起来大骂：“你真

狠心哇，好！我出去，看你日子只那过？”说罢，连夜走出了家门。

茂和平时酒肉朋友不少，落难了，谁也不理他。他有家不能

归，只好流落他乡。这天，他讨饭到了杭州。走到街上，碰着一个

熟人，这人从前在店里做过伙计，格格在杭州洋货号里供职。他见

茂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就说：“茂和老兄，你是自糟自啊！你

阿爸多少财产，被你败光，落到这地步，真是想勿到呀！”

茂和眼泪密密流，十分后悔，求他说：“先生！你心好哪！代我

寻个事干，只要有住，有口饭吃就好了。我别无办法，求求你啦。”

那伙计见他一副苦相，答应替他想办法。回去就对东家说：

“我以前东家的儿子勿争气，把家私败尽，格格流落在杭州，想寻

老安：妻子。



个糊口安身的地方。”

东家晓得他的意思，便说：“店里生意虽忙，人手够了，只是

缺个粗工，他肯勿肯做？”

“肯的，肯的！”那伙计一口应承下来，连忙去找茂和，讲定

了，还吩咐道：“在别人店里干活，勿像自家里，千万小心谨慎，

勤力做事，勿可偷懒呀！”

茂和躬身道谢，跟着到了店里。从此后，茂和日日扫地、倒痰

盂，天光开店门，黄昏关店门。门板一块一块，共有十来块，每块

寸把厚，都是独自背上背落。还要生火烧开水，供应店里先生泡茶

喝，每餐饭菜，吃的是剩下来的饭食、菜汤，他勿叫一声苦。几年

下来，也积蓄了几个铜钱，买些衣着。

一日，账房先生在店堂里算账，算盘“噼里啪啦”地响个勿

停，嘴里还时时报出数字。茂和上好店门，把棉被打开，困在地板

上。煤油灯还点着，店堂里光亮亮，再加上算盘子脱来脱去的声

响，他困勿着，就听听账房先生前后报的数字，听着，听着，他觉

得账目有差错，坐起来，对账房先生说：“先生，你账目算错了！”

账房先生一听，非常恼火，说：“瘪三！你懂个啥？”又说：

“我做了十几年账房先生，从来冇算错过，若真错了，账房先生由

你来做！”

正在争论，东家走出来，对茂和说：“你来算算看，错在哪里？”

茂和走到账桌旁边，坐在高交椅上，算盘子“的嗒，的嗒！”

脱来脱去。喏，整整是错了一百个银番钱。

东家叫账房先生也算一遍，果然是错了一百元。

东家说：“账房先生，你有话讲在先，我听着呢！”

账房只得卷起铺盖，走了。茂和呢，就接替了管账的职位。

茂和坐上了账房桌以后，清理了旧账，处处精打细算，小心谨

慎，东家很器重他。年复一年，积蓄了一笔本钱，他辞去了管账的

差事，自己赁了一间房子，开起一爿布店，到处兜揽主顾。生意越

做越大，店面也加宽了，改做绸缎批发生意。生活慢慢安定，茂和

思念起家中的妻儿，多年勿见，勿晓得他们情形如何。



我是杭州来的客商，有些绸缎布匹给你去卖。”

帮助母亲维持生活。

再说郁金妹自从丈夫走后，悔恨当初性太急，做下了这绝情的

事。为了把儿子抚养成人，她替人缝补、洗衣，吃尽了苦头。光阴

如流水，六年过去了，儿子已长到十二、三岁，也会担些葱、韭之

类蔬菜上街去卖，

茂和做绸缎生意，利润高，赚了大笔钱，还雇来一个伙计，当

做经理，专管店中买卖，自己腾出手来，到外面进货、推销。他趁

这个机会，来到了温州。茂和住下旅馆，就走到五马街附近，问一

个老人说：“老伯伯，你晓得有个叫沙茂和的人吗？”

！”

“沙茂和？晓得！这人勿争气，家私败尽，人也走远地去了，

无影无踪，格格也勿知死活

他又问：“你认得茂和老安吗？”

“认得！勿是叫金妹吗？住这边巷弄里，专门代人洗衣裳、缝

缝补补，她的儿子卖葱，卖韭菜呢！”

茂和听了，眼泪涌涌出，随即往巷弄里走，走到里头，又倒走

转，觉得自己冇脸见老安和儿子。

叫到自己住处，问他叫阿尼名字？阿爸是

第二日天光早，茂和又走到五马街附近那一条巷弄口，远远地

看着一个细儿，吃力地挑着一担葱、韭菜沿街叫卖。走近一看，相

貌蛮像自己，就把细

谁？阿妈是谁？家住哪里？细儿一一作了回答。茂和说：

“娒

细儿说：“我本钱少，只会卖葱、韭菜，别的生意勿会做。”

茂和笑着说：“葱、韭菜会卖，别的也一样。我勿用你本钱，

你只管拿去，卖完了算钱给你，赚头比卖葱、韭菜多几倍呢。”

细儿看看这杭州客商恁客气，肚底有些奇怪，半日也勿响。

茂和又说：“你放心，先把这匹绸缎拿回家，与你阿妈商量商

量，好哇？”

细儿见他恁讲，就答应下来。

茂和把捆好的包裹递给细儿，当中放进一百块钱。

娒：小孩昵称。


